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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除了没理清思绪，对权力的

恐惧，同样有一种不愿承认自己被

性侵的心情。赵寻不愿把自己放在

受害者的位置，这让她感到羞耻。

她试图遮盖自己人性的瑕疵，因为

她并不能百分之百面对自己的选择

和犹疑。

而赵寻后来的撒谎，也是为了

掩盖自己过去三个月无法解释清楚

的内心的纠结，三个月的犹疑让她

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到那一刻她才

完全清楚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和不想

要的，完成最后的成长。

父母推倒最后一根稻草

几乎没有例外的，沉默的被侵

害者背后，大多都遭受过来自原生

家庭的漠视与遮盖。不能、不敢说

“不”，往往是父母这个角色，推

倒了最后一根稻草。

静怡在小学五年级那年，家里

来了一个远方哥哥到市里读大学。

周末和节假日里，常被父母邀来家

中吃饭。哥哥读的是名校，成绩拔尖，

正好顺便帮静怡补习数学。和家里

人一样，静怡也很喜欢这个斯文清

秀的大学生哥哥。

可房间里只有他俩时，哥哥便

会把静怡圈在怀里讲题。静怡很不

舒服，惊慌挣脱，他却生气地板起

脸，严肃批评静怡学习不用心后，

又会“亲亲脸”以示安慰。几次之后，

静怡心里蒙上了一种做错事的羞耻

感，觉得那是肮脏的。

静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父母

求助，憋了半天也只说出“他欺负我”

几个字。父母笑笑，只当是哥哥与

妹妹之间的玩笑。在“哥哥督促你

学习是为你好，怎么能叫欺负你呢”

的责疑下，静怡终究是将委屈咽了

回去。

阿喵也曾求助过。在被男友侵

犯后，她躲回了家，妈妈帮她涂湿

疹膏的时候，阿喵哭了，并告诉了

妈妈这段经历。妈妈听后很难过，

但不知道怎么解决，她觉得女孩子

最重要的是清白，不要声张为好。

阿喵的原生家庭里，父亲非常强势，

母亲绝对服从。

从小家里教育阿喵作为一个女

孩子，要极力顺从，父亲矫正了阿

喵身上一切不听话的成分，不懂得

拒绝。这让她想起了男友的行为。

某种意义上，拒绝是一种能力。

阿喵说，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成长

环境里，从来没有被置入过“我可

以说不”“我对自己身体有自主权”

等类似的语境，这方面很多女生是

匮乏的。阿喵也是在后来不断学习

和向外界求助中明白的。这是一种

进化，并不是每个女生生来具备。

最让阿莉绝望的不是男老师和

猥亵那件事，也是父母。刚开始，

父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爸爸很生

气，摔门出去了。之后，校领导来

沟通，阿莉被送回家，不允许参加

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男老师被学校

开除，校方为了保全声誉，并未公

布真实原因，而是编造了另一个理

由：因男老师打了班级中的一名学

生，被学生家长举报，主动辞职。

在阿莉心里，她不需要把男老师告

上法庭，或者报复他。她需要的只

是一句安慰，一个拥抱。

但让阿莉感到窒息的是，事发

后在家待的第二天，爸爸中午回来

吃饭，问阿莉：“打算什么时候回

学校。”阿莉一下子愣住了，她不

知道如何回答，就好像如果她说不

回学校，爸爸下一秒就会发火。阿

莉答“明天下午吧”，这时候爸爸

回了一句“好”，像是松了一口气。

阿莉感到绝望，她忍不住和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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